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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基层干部，我做的事太多、太多，几十年的历史，以前认为是自己的光彩，现在看来都成了助纣为虐！希望党内广大群众都来读读《九评共产党》，认清邪党是什么，脱离它，真正的中国人要“立民族为公，立社会为公”。我和其他签署这份声明的人，退出共产党和它的一切组织。（黄广法等249人）


邪恶要装正神 就要行骗


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，封他们为“最先进的阶级”，“大公无私”，“领导阶级”，“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”等；共产党要利用农民，称赞他们“没有贫农，便没有革命；打击他们，便是打击革命”，许诺“耕者有其田”；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，于是封之为“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”，许诺以“民主共和”；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，于是大喊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，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。抗日战争一完，便大打出手，推翻了国民党政权，建政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，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。


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。为了打赢内战，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、富农全家的做法，对地主、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，采取了“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”。1947年7月20日，毛泽东指示说：“除少数反动份子外，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。……借以减少敌对份子。”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，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。


说一套做一套。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，其口号是“长期共存，互相监督，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”。而任何真正不同意、不符合它思想、言行和组织的，都要加以消灭。马克思、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，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，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。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，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，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，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“花瓶”待遇。


历史的教训是：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，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。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，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。（《九评》之二节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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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向红朝论天理


   “大逆治下行大义  敢向红朝论天理  一纸联名重泰山 清源百姓有正气”这是一位大学生深受徐大为冤诉案的触动，特作此诗赞誉清源县的乡亲。辽宁抚顺清源县的徐大为，原在沈阳的饭店当厨师，在乡亲们心目中他是个善良、正直的好小伙，仅因修炼法轮功遭非法判刑，被关过四个监狱。一家老小苦等八年，今年2月3日到东陵监狱接人时，发现已被迫害得几乎没有人形，骨瘦如柴、头发花白、目光呆滞、遍体鳞伤。回家后，无法进食、整日咳嗽不止，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；13天后，在家人的悲恸声中离世，年仅35岁。


徐大为生前向家人透露，在狱中长期遭受到电棍电击、吊铐、毒打、针扎、野蛮灌食、注射毒针等酷刑折磨。面对亲人含冤而逝，家属决定申诉，376位村民仗义联名致信相关机构。联名信中说到：“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，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。”他们要求赔偿受害者家属，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。但是各级机关一味推诿，不予查办，家属持续上诉，并将联名申诉材料专递到中央办公厅，两会信访机构，最高法院等部门，希望能得到重视。


2010年4月7日晚，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被带到村书记家里，当地公安局长和司法局长已经等在那里，一连串的审讯逼问、恐吓，给徐有为安上煽动闹事、扰乱秩安的罪名铐走，至深夜才被放回。徐家聘请的王景龙律师也遭到省司法部门的打压，威胁要吊销他的律师证。当地警方更挨家挨户查问，威胁村民不要参与申诉。村民们说：“徐大为是大伙公认的好人，人没了，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？” 


据村民透露，领队警官在闲聊的时候说，他们也是受到了上面的压力：“搞的这么兴师动众，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直接指使公安部下达文件调查此事。”据了解内情的人讲，周永康等对于民众联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家属申诉冤情，感到巨大恐慌，企图上纲上线，为加大打压力度找依据。


目前此事件仍被各方人士和海外媒体高度关注。据国际追查3月底公布的材料，以下人员对迫害致死徐大为负有直接责任：东陵监狱长李众、姚树良，管教霍喜中、戚金龙；原和平分局胜利派出所长梁祝，警察赵春伟，辽宁监狱管理局长陈泰宝；沈阳大北监狱监区长李建国；凌源第一监狱八监区区长王利民。


我们曾散失自由的灵魂


不读《九评共产党》不知道，读完《九评》吓一跳。我本人是一个基层干部，1949年走上工作岗位，很多历史都是亲眼看到的，很多事情都是亲身经历的。在几十年的生涯中，因为自己能以“老好人”的方式处世,侥幸在共产邪党领导下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没挨整。


用现在清醒的话来说：就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搞怕了，在谎言、战乱、饥荒、独裁、屠杀下产生了对共产邪党的盲从、相信与恐惧，从而散失了自由的精神和灵魂，成了共产邪党统治下的乖民。人类的信仰、伦理、关爱、良知、正气，都被邪党教育的理论和党文化取代了。不只是我，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在共产邪党的淫威与欺骗下成为了乖民，跟着忽悠什么一贯“伟、光、正”，现在又出来什么“立党为公”，就像手术台上被麻醉的肉体，任党挖肝、取肺、吸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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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动向还是新诱惑 


《新闻解读》第156集节选


主持人严真：8月初《凤凰周刊》刊登了刘亚洲中将几年前写的《西部论》，语出惊人：“10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。”有人看后觉得出现了政改的新动向。


评论员文昭：其实我们发现，这种开明言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。上一次是2006年，俞可平发表了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一文，第二天中央党校《学习时报》就全文刊登了，《新华网》也转载了，声势比现在大得多。4年过去了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──中宣部的禁令越来越多，媒体的管制不断升级，整肃一波接一波，对互联网大规模封锁，胡佳这些维权人士一个接一个的被判，对各种灾害的遇难人数不停的掩盖，民主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
严：为什么会这样？党内改革派被保守派压倒了吗？


文：现在中共内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。所谓改革，是一种政治信念，同时要能付诸实践，力所能及地去推动。以前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、赵紫阳在四川搞“承包责任制”，他们那时都还没有走上最高位置，就已体现出明显的改革倾向，并落实在行动上。但是现在所有官员都停留在口头上，而没有实际行动。


严：通俗讲就是“言行不一”。那么每隔几年就出来一次所谓的民主声音，这是怎样一种现象？ 


文：俞可平的文章恰逢中共十七大前，此次刘亚洲的言论恰逢十八大前，都是在节骨眼上放出来的，以博得海内外舆论的好感，诱惑得一部份人挺兴奋。说到中共的保守派和改革派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从实际表现上看，所有在任的官员其实都是保守派，另一方面，又没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，都想打扮一番。


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例，当时民间组成了一个志愿律师团，律师们来自23个省市，结石宝宝的受害范围遍布全国。但是官方封锁信息、不准法院受理等做法，全国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表现出一点点的开明。再比如，每一个省对待维权民众的手法，断网、封路、封锁消息、然后驱散镇压，也都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，以实际行动推动一点点实质改变。反之，官员们都热衷于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，市长热线啦、和网民真情互动啦，这一类表演随处可见，算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。


严：刘亚洲说：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。“我们”肯定就是指中共啦。假设，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可行的，需要什么条件？


文：两个基本条件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，缺一不可。思想上要出现不同政见，而且要能够得到传播，逐渐形成影响力；组织上，有共同思想的人能够联合起来，付诸实践，不管地位高低，能力大小，总是有人在位，真正去实践、去推动，取得好的效果，获得社会的认同。


严：思想上的条件肯定不具备，党要牢牢控制思想战线，全党思想高度统一。组织上，就象你所说，各地官员打压民众是高度和中央保持一致的，因此，象刘亚洲所说的放弃强势政治、向民主转型，恐怕连个影儿都看不到。


文：更有甚者，在每年的两会中，连一个能够实际扩大公民权的提案都找不出。相反，什么访民干扰了领导的工作休息，应该判刑，这一类提案每年都有，不仅没转型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去维护专制。








严：这次，就连释放开明声音的分贝也减弱了，刘亚洲的文章只在党媒控制的外媒刊登，国内没见报，仅在博客、论坛里存在。大家自己解读吧！（新唐人电视台） 


毒奶粉为何阴魂不散


从2004年的大头婴事件、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案、直至今日的激素奶粉，毒奶粉的阴霾持续笼罩中国。最近又爆出在河北、天津、吉林、山西、黑龙江等13个省市出现数百吨未被销毁的三聚氰胺毒奶粉。人们不禁要问：为什么毒奶粉阴魂不散？


医学专家指出，毒奶粉的实际危害远比人们知道的严重得多，然而一直就有地方政府官员糊弄受害儿童家长说：只要停用有害奶粉，问题会慢慢改善。8月中，卫生部公布了圣元奶粉的调查结果，称患儿乳房早发育与圣元奶粉无关，引起受害者一片哗然，表示不相信检测结果，但各地多名家长遭到打压，被警告闭嘴，连医院、律师、媒体都被封口，让受害者状告无门。武汉受害儿童家长透露，她们原本获邀到电视台接受访问，但安排突然被取消，相信是当局施压，要把家长的声音压下去。她们表示强烈不满，痛斥当局无视孩子的健康。


中共官方的一贯手法是，掩盖危害、大事化小、官商勾结、打压受害者、封锁信息。早在2004年大头婴事件中，三鹿奶粉已被列为有问题的奶粉之一，可是一转身，就被誉为“中国乳品行业的光荣”、“两千万妈妈的选择”。三聚氰胺事件初期，中宣部以奥运期间不得有食品安全问题为由，封锁信息，禁止报导。受害婴儿的父亲赵连海成立“结石宝宝之家”，维护受害者的权利，却被逮捕入狱。这一系列打压受害者的恶行，助长了毒奶粉的猖獗，为谋利害命者铺垫了制度温床。


不少受害家长认识得很透彻，只要造成毒奶粉事件的体制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，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仍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，毒之悲剧还会在中国社会持续上演。


GDP中的加法与除法


近日，官方宣布我国的“国内生产”（GDP）总值已达世界第二，但民间舆论却对此集体冷感。我上网请教了一位懂经济的朋友，他的看法是，这是统计局在高调玩加法，有营造“财富幻影”之嫌。一般人凭生活的直觉看问题，能说明一定民情的指标是人均GDP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，中国的人均GDP是3566美元，世界排名第99位（日本人均GDP近4万美元，排名第16位）。他说，如果减去占0.4%人口的巨富阶层（占有社会总财富的70%），那么99.6%人口的人均GDP就下降到1千多美元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比1，所以农村的人均收入就更低了。城市白领的收入会高一些，但是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白领的现实，加上工作和身心的压力，他们拼打的也不容易。落差极大的是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早已超过美国，显示出极度的贫富差距。


    朋友还贴过来一篇大赦贪官的数字歪论，教我如何玩除法：“在法庭上，一个大贪官的律师正在陈述辩护词：法官先生、各位人民陪审员，据统计局调查，我的客户仅仅平均拥有汽车0.11辆，每天上餐馆用餐0.13次，每年出国旅游0.02次，看美国大片0.17场，也仅仅平均拥有欧洲名牌时装0.28件，纯种赛马0.05匹，高级游艇0.0001艘，和一块巴掌大的高尔夫球场，另外，他仅平均占有0.07个情妇。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，我的客户的所谓罪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因此应获赦免。”（青山）





朋友还贴过来一篇大赦贪官的数学理论，教我玩如何玩除法：“在法庭上， 一个大贪官的律师正在陈述辩护词：法官先生、各位人民陪审员，据统计局调查，我的客户仅仅平均拥有汽车0.11辆，每天上餐馆用餐0.13次，每年出国旅游0.02次，看美国大片0.17场，也仅仅平均拥有欧洲名牌时装0.28件，纯种赛马0.05匹，高级游艇0.0001艘，和一块巴掌大的高尔夫球场，另外，他仅平均占有0.07个情妇。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，我的客户的所谓罪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因此应获赦免。” （青山）











